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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怡文

2024学年，我有幸被选派到迪拜中国

学校任教，为期两年。

迪拜中国学校是教育部和外交部委

托杭州市承办、杭州第二中学领办的海外

第一所中国基础教育学校，为国家推进海

外中国学校建设提供样本和经验。学校

于2020年9月正式开学，2023年3月通过

KHDA（迪拜知识与人力发展局）的学校

等级评估，获得“GOOD”等级。

迪拜是中东地区的一座沙漠城市，是

阿联酋7个酋长国之一，被戏称为“头顶一

块布，全球我最富”的地方。这座世界大

都市距离杭州6300多公里，总人口约350

万，有40多万的常住华人——可以想见，

这里的中国娃数量一定也不少。

迪拜中国学校周一到周四每天7节

课，周五5节课；每周阿拉伯语课4节、当

地道德社会与文化课1节，这两门功课是

必修；除了一年级每周6节英语课和校本

的拓展课，其他语数科音体美信，加上道

德与法治等课程的教材和设备都从国内

空运而来。

周一到周四15：30放学，有一小时的

课后托管；周五下午有一节班队课，13：30

放学。大部分课程设置和国内一样，工作

语言仍以中文为主。

我任教一年级语文，担任首席导师

（相当于国内的班主任）。我们班的学生

共有22人，男女生各11人。

据我初步统计：学生基本是中国籍，

11人在国外出生。这个22人的班级是我

任教30年来人数最少的，就算一个一个辅

导，估计都不会有太大问题。

但任教一两个月下来，发现其实并不

容易。

学生是“零基础”，拼音知道bpmf，汉

字认识不多，除了个别国内来的学生能认

一两百个汉字。

更让我吃惊的是，学生平时的交流语

言是英语。因为他们以前就读的幼儿园

不允许讲汉语，在迪拜生活时间久了，家

庭亲子交流也基本用英语。

因此，我讲故事的时候，让学生回答

问题，提到名词如“猴子”，学生会条件反

射地说“monkey”，英语的思维和会话习

惯很难改掉。如果家长英语不错，学生的

这个问题就更明显。

我们一行人在2024年8月中旬拿到

学生名单，开始组建钉钉群，用邮件开展

类似国内的家校沟通，即云家访。

原先知道外国人学中文很难，到迪拜

之后，才深切地感受到。

听外国人讲中文觉得声调怪怪的，而

我们班的伊朗混血儿，拼音的第一声怎么

都发不出来，反倒是第四声读得好。询问

了他的爸爸，分析可能与波斯语的调子有

些关系。

因此，学生的语文学习一开始就不乐

观。认读词组“乌鸦”的时候，很多学生指

着“乌”字读成“鸟”，然后看到“鸦”字，又

读不出，就看着我。

我告诉学生，“乌”字多一点才是

“鸟”，没有点的读“乌”，“乌鸦”的

“乌”。结果，学生们“哇——哇——”地

学乌鸦叫，还笑得很开心，不知中了哪门

子邪。

不过，在迪拜的确经常能听到乌鸦的

叫声。

布置作业就更头疼了，国内教学时

觉得简单的内容，在这里哪怕已经讲解

得很透了，听到最多的反馈还是——“我

不会做！”

为了让学生书读百遍，熟能生巧，每

天唱完阿联酋国歌，我都会带他们读一

读，记一记。

黑板上贴着当天的日课表，我也会领

着他们读。当他们读到“阅读”和“综合实

践”两门功课时，就集体“失声”，全班没有

一个人会读，而且读不出来就笑。因此，

大多数时候是由我领读。

在学生的心目中，很多汉字真是长得

一样，要看好一会儿才有人恍然大悟。比

如学习日课表上的“数学”两个字，全班读

得好好的；接下来读词语“数字”，他们还

是读成“数学”。

我问：“这两个字一样吗？”他们说是

一样的。

后来我慢慢明白，平时不太接触汉

字的学生认字，大概就像我们玩“找不

同”游戏。

认字困难，写字就更

困难了。很多学生连自己

的名字也不会写。我握着

学生的手，一笔一画地教他

们写自己的名字。

有个学生怕写自己的名

字，一写名字就抱怨，“这也太

难了吧！”成了他的口头禅。

我曾经握着他的手，边教笔画

边写，练了好几个星期他还是

不会。

我说：“要不你改名叫‘李

一’吧，这两个字你都会写。”

想不到这个学生脱口而出：

“叫‘一一’吧，更简单。”于是直接

在试卷“姓名”一栏上写两个数字

“11”。

我听过几节阿拉伯语课和英语

课，明显感觉知识容量比语文课要

小很多，一节课基本上是围绕几个字母或

一个句式反复练习。

阿拉伯语教材是教师自己打印的，基

础的词语、句子反反复复操练；英语有厚

厚的教材，但教师也打印了很多讲义。学

生不害怕考试，因为教师每次会给全班一

半以上的试卷打100分。

2024年国庆节前，学校倡议参加“诗

情颂华夏，经典赞中华”的诗歌朗诵会，我

们班朗诵了《中国字，中国人》，希望种一

份家国情怀，培一点文化基因，立一种做

人精神。

这激起了很多家长的认同和感激。

生活在国外的中国家长说，他们不希望孩

子长大成为“香蕉人”，现在有了迪拜中国

学校，才会下决心把孩子带来身边，希望

能将中国人、中国字、中国话都融入到血

液里。

中文学起来不容易，特别是对初学者

来说，汉字就是双胞胎、多胞胎。但学着

学着，对祖国和母语会多一点崇敬。

世界上最让人爱也最难学的语言

□温岭市新河镇中学
戴海云

每个人的意识深处

都潜藏着一片大海，随

着情绪而波动，时而平

静柔和，时而泛起涟漪，

有时也会掀起惊涛骇

浪。初中学生正处于青

春期，常常会因为外界

的一些刺激，情绪反应强

烈，甚至做出一些过激的

行为，伤害自己也伤害他

人。我班就发生过这样

一件事情……

有一个周末，与我搭

班的林老师气冲冲给我

打电话：“戴老师，你们班

小雨太过分了，在我的

QQ上留言，说我误人子

弟，说遇到我简直是倒了

八辈子的霉……”听得

出，这个初登三尺讲台的

同事受到的伤害不小。

但我挺纳闷的：一个

平时开朗的男生为什么

会对一名新教师那么憎

恨呢？是什么刺激了他？

我马上联系了小雨：

“你和林老师之间有什么

误会吗？”

提到林老师，小雨

立马激动起来：“她算什

么教师，根本不懂得尊

重学生……”

原来，有一次小雨在楼梯拐角的饮水

机上打水，林老师路过，竟然无缘无故

“白”了他一眼。那个眼神如此轻蔑，深深

地刺伤了他的自尊。

听了小雨义愤填膺的“控诉”，我去找

林老师核实。林老师说，当时她可能侧身

看了小雨一眼，并没有轻蔑的意思，小雨

一定是误会了。

星期一，我找来小雨，轻声劝导：“林

老师跟我说她只是无意看了你一眼，你一

个男生也太敏感了吧。”

小雨愤愤地说：“她就是白我了！她

肯定不会承认。作为一名教师，她凭什么

无缘无故看不起学生。你也是教师，当然

会帮她说话。”

小雨越说越激动，战火竟然蔓延到我

身上。看来简单的讲道理或者调解不能

解开这个死结。

我想起心理学著名的“疤痕实验”：被

试者的额头被画上丑陋的疤痕，他们走在

街头，感觉所有人对自己一脸嫌弃，无礼

地盯着他们额头上的疤痕。实验结束后

他们才知道，原来在出门前，那些疤痕已

经被心理学家偷偷擦掉。

等小雨平静了些，我就把这个“疤

痕实验”讲给他听。小雨将信将疑。我

建议道：“既然你不相信，那我们不妨来

个情景重现。你本色出演，我来扮演林

老师。”

在第一遍情景重现中，我扮演的林老

师在路过饮水机时，真的白了小雨一眼。

在第二遍中，我则是无意识地看了小雨

一眼。

演完之后，我让小雨对比手机记录下

来的画面，小雨觉得当时林老师的状态和

第二个视频里比较一致，随即低下了头，

似乎明白了自己的错误。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

同。从不同角度看一件事结果往往会不

一样。当我们与他人发生矛盾之后，是

不是应该及时沟通，以免造成误会？”我

给小雨看了他给林老师QQ上的留言截

图，“如果你是林老师，你会有什么样的

感受？”

看着沉默的小雨，我和他分享了自己

初登讲台的心路历程。“一名年轻教师，虽

然经历了十几年的教育，掌握了许多教育

学和心理学知识，但是以教师的身份站上

讲台时，内心仍然是忐忑的，担心自己的

讲解学生是否听得懂，自己会不会被学生

认可。那时，我站在讲台上，只要看到学

生上课皱着眉头，内心就会紧张……如果

当时，我的学生给我这样的留言，我可能

会对自己产生怀疑，甚至情绪崩溃。小

雨，你知道林老师的感受吗？”

小雨的双眼满是泪水，哽咽着：“我错

了，我不应该伤害林老师。”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何况你也不

是故意的，但男子汉要知错就改。你想想

办法，怎样才能化解这次误会，消除不良

影响。”我没有告诉小雨该怎么做，而是

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在真实的生活中去

解决问题。

小雨的补救措施做得很到位。他借

用办公室的电脑删除了QQ上过激的留

言，并单独向林老师赔礼道歉，同时向班

级里知道这件事的同学解释事情的真相。

小雨真诚的道歉，得到了林老师的原

谅。林老师还表扬小雨很勇敢，给了他一

个大大的拥抱。

□杭州市长阳小学 章 艺

下课时间，我正在讲台上飞速批改

课堂作业，突然啪的一声，一只脚踩在

讲台旁的地面上。

“我的鞋带散了。”贝贝响亮地说。

他的意思是让我帮他把鞋带系上。

啊？贝贝理直气壮的要求、满不在

乎的态度让我愣住了。“老师现在忙着

批改作业，你先试着自己去系一下鞋

带，好吗？”我温和地对他说。

贝贝倒也没觉得不快，蹦蹦跳跳地

离开了。

大课间，我特意来到贝贝的身边，

发现他的鞋带系好了。我拍拍他的肩

膀：“鞋带系得不错呀。”

贝贝淡淡地回答我：“妙妙帮我系的。”

“你怎么跟她说的？”

“我就说：‘妙妙你帮我系一下鞋带。’”

“那妙妙帮你系了鞋带，你有什么

感受？”

“没什么感受呀。”

贝贝没什么感受，可能妙妙也并不

觉得帮助同学有什么了不起，但我觉

得，三年级的学生要自己解决困难，尤

其是要具备像系鞋带这样的基本生活

自理能力，而且对别人的帮助应该怀有

感恩之心。

唰的一下，我把贝贝的鞋带重新

打散。

“贝贝，老师觉得你很聪明。昨天

的数学题，老师演示了一遍你就会做

了。现在老师教你系鞋带，看看老师演

示到第几遍的时候你能学会，好吗？”

贝贝一下子兴奋起来，连声说

“好”。

我故意放慢节奏。直到第三遍演

示完毕，贝贝终于系好了自己的鞋带。

“哇，贝贝好棒。”我大声地表扬他。

贝贝的小脸红红的，眼睛里满是自

豪和喜悦。

“贝贝，现在你有什么感受？”

这一次，贝贝的笑容灿烂如花，很

开心地跟我说：“系鞋带原来并不难

呀。章老师，谢谢你。”

看着贝贝的笑脸，我觉得很欣慰。

帮学生系一下鞋带并不是什么大不了

的事情，但作为班主任，更重要的不是

在学生需要帮助的时候毫无保留地给

予帮助，而是抓住教育契机，培养其能

力、发展其素养。

事后回忆，其实贝贝满不在乎的事

儿有很多，比如我曾经问他为什么不把

东西理好再放进书包，他回答：“反正回

家后奶奶会给我理好的。”

为什么现在的学生越来越自我？

除了家庭教育的缺位，教师也有责任：

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学科知识的传授上，

却忽视了学生精神、心理和意识方面的

教育。

我意识到加强感恩教育刻不容

缓，于是组织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保

卫战”。

思想战：围绕“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我能做什么”“我该怎么做”3个板块发

起讨论和教育，让学生认识到每个人都

有自己的职责。

行为战：学生遇到让自己感动的事

情，就把它写在便笺上，或拍摄下来，贴

在教室墙面的“感恩树”上，让树的枝叶

越来越繁茂。

持久战：系鞋带事件后的第3天就

是家长会。我在家长会上分享了自己

的理念，鼓励家长们放手让孩子做一些

力所能及的家务。

虽然在洗自己的小衣服、整理自己

的房间过程中，学生会感到有些辛苦，

但是他们可以从日常劳动中感受到家

长的关爱、生活的不容易，从而逐渐形

成独立自主、感恩父母的品质。

啪，鞋带散了

老
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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